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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吕思和刘彩銮等四人来到云雁厅，赵惜容前往柜

台结账。刘彩銮见云雁厅内众客云集甚是热闹，客人

中不乏江湖人士，便向吕思说道：“这彭城交通便利，

水路皆有，彭越客栈建在此处自然不乏客人。”

吕思道：“这家客栈的栈主当真有眼光得紧，也难

怪他家客栈规模如此之大。”吕思和刘彩銮二人说了

好大一会儿话，赵惜容才从账台走向他们，脸上满是

愤愤之色。

刘彩銮问道：“姐姐为何事生气？”赵惜容向厅

内指去：“就是那两个小贼，把账都记在我们头上

了。”刘彩銮三人顺着她手指的方向，见宗婉儿正

坐在餐桌前向他们挥着手。刘彩銮向赵惜容微笑

道：“你去将她的账结了吧。”赵惜容很不情愿地答应

后回柜台结账。

吕思瞧了一眼宗婉儿道：“公主，我们出去吧。”

吕思和刘彩銮等三人刚走出彭越客栈，宗婉儿便带着

东方长年追了出来。

吕思笑道：“原来你没有离开啊，我还以为你早就

走远了呢。”“我原本是要走的，后来为你着想便在这

云雁厅等你们喽。”宗婉儿两只手搅动着头发说道。

吕思微笑道：“不知婉儿在何处为我着想呢？”

宗婉儿道：“此地距离长安远着呢，你们对道路又

不熟悉，我看在外公的面子上就不与你们生气了，本

女侠决定为你们做向导。”刘彩銮轻笑道：“如此当真

应该多谢姑娘的美意，只不过我曾多次前往长安，对

路途熟悉得很，就不麻烦姑娘了。”

宗婉儿瞧着刘彩銮道：“你什么意思，不想带着我

和傻东方一起走是吗？”又向吕思道：“你也同她一样

想的是吗？”吕思道：“我想公主并非要拒绝你同我们

一起走，她所说的也绝非虚言。结伴同行可以，向导我

们不需要。”

宗婉儿笑道：“你只需答应我与你们结伴同行便

可，傻东方每日像一个闷葫芦一样，憋死我了。现在有

你们陪着我一路同行，自然会热闹许多。”

赵惜容匆匆走了过来，忽地见到宗婉儿正眉开眼

笑地与吕思说话，不由得气道：“你这人怎的如此无

赖，为什么要将账算在我们头上？”宗婉儿小脸一沉

道：“你们公主都同意了，你还要啰唆什么，你以为本

女侠没钱结账吗，我只是给你们一个机会罢了。”

赵惜容想不到她会如此无赖，怒道：“瞧你年纪轻

轻的，怎如此胡搅蛮缠？”

刘彩銮知道吕思的心思便喝止道：“姐姐不要再

说了，我与公子都同意带上他们二人一起去长安。”

赵惜容听了刘彩銮的话后悻悻地答道：“诺，奴婢遵

命！”刘彩銮见她依旧生气，便将她带到旁边劝道：“姐

姐怎的与我生分起来了，宗婉儿做事是有违常规，但是

我能瞧出她内心深处还是纯良的。好了，姐姐瞧在我与

公子的面子上，就不要与她一般见识啦。”

赵惜容闻言急忙施礼道：“公主休怪，是我任性

了。”刘彩銮微笑道：“你我二人无须多礼，姐姐只需

谨记宗婉儿的外公是公子的恩人便可，万万不要让公

子为难。”

赵惜容道：“我定当谨记公主教诲，不与那宗婉儿

一般见识。”刘彩銮道：“如此甚好，我们过去吧。”

刘彩銮与赵惜容二人来到吕思等人身边，吕思与

刘彩銮相视一笑。刘彩銮道：“公子，我们上路吧。”

“等一下！”宗婉儿叫道，“此地距离长安很远的，

我们要一路走回去吗？”

刘彩銮道：“依你之见呢？”宗婉儿道：“公主乃尊

贵之躯，怎可轻易抛头露面，我们还是雇一辆马车为

好。”赵惜容道：“旅途如此遥远，谁愿意将马车雇给

我们？”“那就买下好了，反正公主又不缺钱。”

（未完待续）

婆婆的眼睛，今年夏天接连做了两次微创手术。

近两年，她总觉眼中有沙砾般的异物感，干涩、迎

风流泪。我们留意到，她两只眼睛的瞳孔颜色深浅不

一，像蒙了一层灰白的薄翳，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

凭常识判断，这大概是老年白内障的典型征兆。

我们多次要带她去医院检查，婆婆却总是不肯。

邻里的老人们口口相传，说白内障须得“熟透了”才

能手术，这样才做得干净、效果好。老人上了年纪，认

定的事很难改变，这事就这么一直拖着。我常用自己

母亲做白内障手术的经历宽慰她，告诉她只是常规微

创手术，不必恐惧。可婆婆依旧将信将疑。直到近日，

眼药水不能缓解她眼前的雾霭，视物愈发费力，我半

哄半劝地说：“白内障怕是熟啦，咱去医院看看吧。”

医生检查后，告知双眼都有白内障，左眼不仅视

力更差，还长了一小块翼状胬肉。至于“熟透了”再做

的说法，医生笑着摇头，说那是老观念了———现在手

术的指征，不是看“熟不熟”，而是看有没有影响生

活。等到近乎失明再动手术，难度与风险都会陡增。眼

药水只是缓解干涩，手术才是科学的办法。

医生讲得耐心又明白，婆婆总算点了头，同意接

受治疗。怕她反悔，我们赶紧给她办了住院手续，当天

完成了验血、心电图等一系列术前检查。隔天便顺利

完成了翼状胬肉手术，术后次日拆纱布，恢复良好，顺

利出院。医生开了五种眼药水，用法各异，有的一日需

滴四回，有的滴两回，还有一瓶专为睡前预备。恰逢暑

假，原本在外照看孙子的两位大姑姐也恰好回家，一

家人默契分工、悉心照料，每天准时帮婆婆滴药、调养

起居。十余天后，又陪婆婆完成了左眼白内障手术。

婆婆手术的这段时间，看着一家人事事尽心周

全，我总是不由得想起另一个夏天，我妈妈那场仓促

的白内障手术。

我妈妈做白内障手术那年65岁。我之所以记得这

样清楚，是因为那年秋季开学，我儿子要上小学。放暑

假，儿子住到了姥姥家，那时我被工作裹挟着，终日忙

碌，经常隔两三天才回家。有一天儿子给我打电话，说

姥姥眼睛做手术了。我火急火燎地赶回去，见妈妈安

静地躺在床上，一只眼睛覆着白纱布。我满心焦急，带

着埋怨连声发问，做手术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告诉我一

声？怎么没住院就在门诊草草做了？怎么这么不重视

自己的身体……听着我一连串的追问，妈妈笑着宽

慰：“就是个小手术，不碍事。你安心上班，没事的。”

其实，我心里何尝不明白，素来胆小怕疼的妈妈

也怕手术，也不是不懂得爱惜自己，更不是舍不得花

钱治病，她分明是精心挑选了一个不给我“添乱”的

时机———正逢暑假，外孙不用接送，她悄无声息地完

成手术，待视力恢复些，又能继续帮我照看孩子。

我还记得，当时医生开了两瓶简单的眼药水，妈

妈说点三天就行了，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白内

障是个极其简单的手术。而今，看着婆婆术前筛查、术

后那长串的用药清单和护理须知，我才恍然懂得———

即便白内障手术再微创，也绝非点三天眼药水便算了

事，同样需要家人的悉心陪护与漫长调养。

妈妈的白内障手术，没有周全的检查，没有细致

的术后护理，没有多样的对症药水，她当年云淡风轻

的笑容背后，究竟藏了多少对病痛的隐忍、对儿女的

周全，以及那份生怕给我们添一丁点麻烦的、小心翼

翼的舍不得啊。

每每念及这些，我心里五味杂陈。妈妈这一生，心

里装的永远是我们，唯独没有她自己。把我们养大了，

又倾尽余力帮我带孩子。记得有一次体检，我查出胆

囊息肉，妈妈记挂了许久。正好那阵子有则新闻，说一

位母亲给生病的孩子捐肝，妈妈当时认真地对我说，

她也能把胆囊捐给我。我们都笑了，那时的我们只当

一句玩笑话，却未读懂那句笨拙的话语背后，是她愿

意倾其全部庇护孩子的滚烫心意。

妈妈已经离开我7年多了，我再也没机会陪她寻医

问诊，守她平安。如果当年我能陪妈妈手术，哪怕多为

她点一次眼药水，多问一句疼不疼，该多好。父母儿女

之间，最深的遗憾，就是那些本可以好好说话、静静陪

伴、好好珍惜的时光，在不经意间悄悄流逝了。“子欲

养而亲不待”，从来不是书本上空洞的句子，它是刻在

心底的痛，岁岁翻涌，是一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医生说，婆婆右眼的白内障也到了手术指征。我

和爱人商量，等到暑热消散，天气凉快些，便带婆婆再

将右眼的手术做了。

亲情经不起拖延。愿天下儿女，在父母健在的光

阴里，抓住尚可尽孝的时光，莫待人去楼空，空留经年

不散的怅惘与遗憾。

妈妈的白内障手术
王兰芳

黄河故道的风卷着沙土，吹过黄河村的老墙根，

半世纪前那阵“呼嗨……呼嗨……”的号子声，总在

梦里久久萦绕，挥之不去。

那时候，村里谁家盖新房，半个村子的壮劳力都

会主动来帮忙。卜利攥着半袋白石灰，在宅基地上撒

出长方形的地基框，直起腰抹一把额头的汗，扯着嗓

子大声喊：“准备夯地基，夯完吃饭。”周围十几个光

着膀子的壮小伙立刻齐声应和。

农村盖房、垒猪圈没有任何机械，全靠人工。全村

最金贵的家伙事儿，就是村头那个传了三代的青石

碾子。粗壮的石碾子磨得溜光发亮，几辈人的手掌、

麻绳在它身上磨出深深浅浅的印子。大伙把它竖起

来，用浸过桐油的粗麻绳捆得严严实实，四个方向都

扎上粗细匀溜的杨槐木杠子，八个壮汉子分站四角，

随时准备抬起。

卜利往夯架边一站，亮开嗓子起了头。那是黄河

村传了几十年的老夯歌，每一句都踩着石碾起落的准

星：“石夯举得高嗨……”八个人抬着杠子，把近两百

斤的石碾子齐齐举过头顶，跟着吼出应和：“呼嗨……

呼嗨！”“轰……” 近两百斤的石碾子狠狠砸进浮土

里，震得脚边的小石块都跳起来半寸。

“黄土砸得实嗨……”“呼嗨呼嗨！”石碾子再次

腾空，重重落进刚砸出的浅坑，连地基上的虚土都跟

着颤。“黄河滩上盖新房哎……”“呼嗨呼嗨！”号子

声顺着故道飘出去半里地，连村头老槐树上的麻雀都

扑棱棱飞起来，落在墙头上歪着脑袋听。

“日子红得旺哎……”“呼嗨呼嗨！”“东边夯到

西哎……”“呼嗨呼嗨！”“拐角别漏夯哎……”“呼

嗨呼嗨！”“三番四遍砸得牢哎……”“呼嗨呼嗨！”

“辈辈住得稳哎……”“呼嗨呼嗨！呀呼嗨！”

号子声不停，打夯一下接着一下……卜利很认真，

指挥着大家干活。八个人累了，又换了八个人继续。墙

基、地基需要来回夯上三四遍，才能完成。

如今，盖房全是机械，那个青石碾子早不知搁哪

儿了。有时候我半夜醒来，耳朵里静得很，反倒觉得缺

了点什么。

梦中的号子声
华玉琳


